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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媒体时代粉丝群体的社会功能研究——以韩流粉丝为例

温雨欣

成都理工大学，四川成都，610059；

摘要：自 2005 年湖南卫视推出的选秀节目《超级女声》引发现象级的追星浪潮以来，许多国内学者开始将目光

投向粉丝群体和以粉丝群体为核心的粉丝文化与粉丝经济。顺应时代更迭与技术发展而不断更新换代的粉丝群体，

以及围绕粉丝群体发展的粉丝经济和粉丝文化，在当今新媒体语境下所引发的种种社会现象越来越得到社会学家

们的广泛关注与研究。

本文以新媒体时代为研究背景，以韩流粉丝群体为研究对象，以默顿结构功能主义为主要理论框架，并辅以社会

认同理论、符号互动论等社会学理论，从社会正功能与社会负功能两个角度对新媒体时代下粉丝群体的社会功能

进行探究，并得出以下结论与发现。第一，新媒体时代，粉丝群体的社会正功能主要表现为满足正向情感、促进

社会交往以及丰盈文化创造。第二，新媒体时代，粉丝群体的社会负功能主要表现为宣泄负向情感、减弱自我判

断以及膨胀消费欲望。第三，与前互联网时代相比，新媒体时代的粉丝群体的结构化、层次化、组织化特征凸显，

粉丝群体的文化创造功能与情感宣泄功能愈发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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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粉丝群体的研究背景及意义

1.1 研究背景

所谓“粉丝”，即对英文词语“fans”的音译，意

指对某事或某人的狂热的崇拜者或拥护者。以粉丝群体

为核心的粉丝文化是大工业时代背景下诞生的大众文

化的强化形式
[1]
，其在国内经历了一个漫长的流变过程，

这一过程被学者大致划分为三个阶段：20 世纪 80、90

年代，伴随大量港澳文艺作品输入内地，由诸如香港“四

大天王”等一众影视歌星引发追星狂潮的第一阶段；20

05 年，以湖南卫视《超级女声》为起点，粉丝规模迅速

增长并打破人们对追星族传统印象的第二阶段；2014

年前后，自大量“流量明星”走红，粉丝经济成为大众

文化产业重要支柱的第三阶段
[2]
。与此同时，这三个阶

段的粉丝群体又可以分别概括为——信息单向传播中

的受众型粉丝，市场变革影响下的消费型粉丝，以及媒

介激变背景下的互动型粉丝
[3]
。

顺应时代更迭与技术发展而不断更新换代的粉丝

群体，以及围绕粉丝群体发展的粉丝经济和粉丝文化，

在当今新媒体语境下所引发的种种社会现象越来越得

到社会学家们的广泛关注与研究。

1.2 研究意义

粉丝组织的规模化、结构化、功能化、制度化以及

粉丝群体的成熟化、集中化、专门化、主体化既是传播

技术发展的结果，也是社会制度变革与社会文化变迁的

产物。处于不断变化之中的粉丝文化现象既能够体现社

会时代背景的变迁，也能体现新媒体语境下人们社会交

往与互动模式的转变。

因此，本文将通过参与式观察对粉丝群体的互动过

程进行剖析，并借助开放式访谈了解不同粉丝的切身经

历，从中归纳概括出组织化的粉丝群体所产生的社会积

极影响与消极影响，所具备的社会正功能与负功能，并

针对研究成果，为引导粉丝文化良性发展、发扬正功能、

改善负功能提出相关建议。

2 新媒体背景下粉丝群体的社会正功能

2.1 正向情感的激荡——心理需求的满足

粉丝社群通过媒介消费传达他们的欲望和幻想
[4]
，

并在追星过程中实现包括审美需要、关系幻想、幸福感

受在内的心理需求的满足。这类需求通常难以在日常生

活中得以实现，一方面在于大部分身为普通人的粉丝们

缺乏途径与如同偶像一般外形出众、能力超群的理想形

象邂逅，另一方面在于粉丝难以将对于一个团体或是两

个人的美好关系幻想投射到任意路人身上，并通过与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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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相似幻想的同好交流来提升幸福感。因此，成为粉丝

群体中的一员有利于个人满足自己合理范围内的心理

需求，并在追星过程中激发一系列正向情感。

2.2 角色身份的认同——社会交往的扩展

在社会学领域的范畴内，“认同”意指“现代人在

现代社会中塑造成的、以人的自我为轴心展开和运转的、

对自我身份的确认”。从社会学家的角度看来，认同包

含个体与社会两个层面的含义：在个体层面上形成的

“自我认同”是指一种内在性认同，一种内在化过程和

内在深度感，是个人依据个人的经历所形成的、作为反

思性理解的自我；在社会层面上形成的社会认同是指社

会共同体成员对一定信仰和情感的共有和分享，也即涂

尔干所说的“集体意识”或“共同意识”，是人在特定

的社区中对该社区特定的价值、文化和信念的共同或者

本质上接近的态度
[5]
。基于此，韩流粉丝群体的社会认

同可以理解为在以偶像为崇拜对象的社群内的群体认

同。

综上，担任粉丝角色的个体能够在与其他个体交流

与互动的社群体验中逐渐实现自我认同与群体认同的

构建，最终达成身份认同，形成较高程度的归属感与团

结感，并在此基础上促进社会交往范围的扩展、社交能

力的提升。

2.3 原始材料的解读——文化创造的丰盈

德塞都（1984）将积极的阅读形容为“盗猎”——

对他人的文学“领地”的肆意袭击，掠走那些对读者有

用或愉悦的东西：“（这类）读者远不是作者……读者

是行者；他们横穿别人的领地，像游牧民族，在不是自

己书写的领域一路盗取，将埃及的财富夺来自己享用。”

德塞都的“盗猎”比喻将读者和作者的关系概括为一种

争夺文本所有权和意义控制的持续斗争
[6]
。在偶像的粉

丝社群中，偶像及偶像背后的公司即为创作原始材料作

者，粉丝群体则担任二次解读的读者身份。作为读者的

粉丝通常以自己的认知系统对偶像的所言所行进行解

读，使其符合社群的情感需要。

基于对原始材料的解读，粉丝社群逐渐创造出各具

特色的粉丝文化，其中包含秩序井然的组织文化，适用

于粉丝群体内部交流的符号文化，和以文章、漫画形式

展现的、粉丝文化产品中最具创造力的同人文化。

3 新媒体背景下粉丝群体的社会负功能

3.1 负向情感的宣泄——网络生态的破坏

当下的新媒体时代具有信息流通渠道愈来愈广、信

息数量几何级数增长、信息传播速度显著提高等特点，

大量信息被淹没在互联网的同时，也有一些信息能够吸

引广大社会公众的关注，这些信息的共同特点在于高度

的情感指向性。究其根本，是由于新媒体时代比以往任

何时期的传播更具情绪特征，社会情绪和社会情感本身

也成为一种传播信息
[7]
。

在以偶像崇拜为核心的粉丝社群中，也充斥着各式

各样的情感讯息，其中既包含对偶像活动的期待、与同

好交流的喜悦、获悉最新消息的快乐等正向情感，也包

含与对家互泼脏水、对发表不同观点的路人出口成脏、

内部纠纷愈演愈烈等过程中无处遁形的负向情感。这类

负向情感的集中宣泄不仅会影响普通用户的上网体验，

而且会对网络生态造成难以磨灭的大范围破坏。

3.2 群氓效应的影响——自我判断的减弱

群氓效应，本意是指无论是权威意见还是小道消息，

部分群体总是可以在一夜之间达成共识，并以此迅速做

出反馈
[8]
。布鲁默（Blumber）将群体分为“crowd”“m

ass”和“public”。

将布鲁默所提出的相关概念与粉丝社群联系起来

思考，便可以将正常理智状态下的粉丝看作公众（publ

ic），将部分在粉圈冲突事件中受到负面情绪操控的粉

丝看作群氓（crowd），将面对冲突事件依然保持理性

思考的粉丝视为大众（mass）。由于新媒体时代，互联

网信息传递的情绪互动性显著提高，冲突性事件一旦发

生，群氓型粉丝往往在粉丝社群中占有较大比重。他们

往往会在意见领袖的引导下丧失一定程度的自我判断

能力，从而人云亦云，未经自己的大脑思考便做出匪夷

所思，自己却觉得有理有据的行为，主要表现在价值导

向的偏离和不同社群的敌对这两个方面。

3.3 消费欲望的膨胀——追星焦虑的迸发

“异化理论是马克思创立剩余价值学说的动因和

起点，是孕育历史唯物主义的开端，也是马克思批判资

本主义和论证共产主义的锐利武器。”
[9]
当下新媒体时

代，韩国娱乐产业一批又一批由商业投资和资本塑造而

形成的偶像正在发生所谓的“符号异化”，逐渐不再单

一指代崇高精神内涵的精神领袖，而成为商业策划下的

一种娱乐和消费的象征
[1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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粉丝一旦陷入消费主义的漩涡之中，便难以脱身，

并很容易在与同好相比较的过程中逐渐提升追星焦虑，

最终引发对自我能力的怀疑和对自我认同的质疑，影响

自己追星的情感体验和现实的生活感受。

4 总结

本文以新媒体时代为研究背景，以韩流粉丝群体为

研究对象，以默顿结构功能主义为主要理论框架，并辅

以符号互动论等社会学理论，从社会正功能与社会负功

能两个角度对新媒体时代下粉丝群体的社会功能进行

探究，并得出以下结论与发现：新媒体时代，粉丝群体

的社会正功能主要表现为满足正向情感、促进社会交往

以及丰盈文化创造，

粉丝群体的社会负功能主要表现为宣泄负向情感、

减弱自我判断以及膨胀消费欲望，与前互联网时代相比，

新媒体时代的粉丝群体的结构化、层次化、组织化特征

凸显，粉丝群体的文化创造功能与情感宣泄功能愈发显

著。

另一方面，尽管本文已将研究的范围限制在韩流偶

像的粉丝群体当中，但却没有对“韩流偶像”作进一步

的分类，比如对韩国影视明星、韩国 idol、韩国歌手等

的粉丝进行细化，而是将其一概而论进行研究；另一方

面，本文主要对新媒体时代下的粉丝群体社会功能进行

研究，对前互联网时代的粉丝群体也有所顾及，但从纵

向时间方面对两者的比较不足，没有对前互联网时期热

衷于使用 BBS 等“圈式社区”的粉丝群体的社会功能进

行深入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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